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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说起乡村工匠，不少人会想到泥水
匠、瓦匠、木匠、铁匠、水电工等等这种除
了种地还有点技能加持的手艺人。他们
在乡野中走东串西，帮娶亲的小王家修
修房子，帮老李家的孩子做个书桌，帮村
西头的刘大娘垒个猪圈，帮路北头的牛
大爷盖个厕所……这些农村匠人，在十
里八村的口耳相传中，一点一滴为百姓
勾画出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乡村图景。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工匠
被赋予了更多职责。培育乡村工匠，有
利于在弘扬传统优质文化的基础上，发
掘当地特色产业，助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文化繁荣的双
赢。可以说培育乡村工匠是一项集人才
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于一身的举措。

但就目前而言，受收入待遇、文化水

平等因素影响，许多老手艺日渐式微，或
面临着新挑战，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正因为如此，周建、杨家胜、王弘的
主动“求变”，其实就是在推动传统技艺
的现代化、产业化、时尚化。老一辈手艺
人技艺精湛，但缺乏专业知识，难以适应
市场需求变化，这从大足雕客群体不难
看出。而杨家胜的案例，更充分证明了
加强对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尤其是美育培
训的重要性。传统技艺与艺术息息相
关，需要从业者有扎实的艺术修养、较高
的审美水平才能与时俱进，从而让老技
术更符合现代市场的“新口味”。

当然，不管怎么变，传统工艺才是这
个产业的魂，现代工艺只是辅助手段，只
有合理结合和区分，才能在保留传统工
艺独特韵味的同时，借助现代工艺让老
技艺焕发新生。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
村建设更加如火如荼。这些都为乡村工
匠们提供了施展才能、大展身手的舞
台。政府应加大扶持与引导，通过打造

产业园区、组建工匠协会等措施，集聚形
成产业链，推动传统技艺更好适应市场
需求，让乡村工匠成为美丽乡村蓝图的
雕琢者。

春节将至，铜梁龙灯彩扎厂赶制订单。图为巴渝工匠获得者
周建为彩龙上色。 重庆日报通讯员 赵武强 摄

让乡村工匠少一些成长的烦恼
乡村工匠是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手工业的技能型人才。他们生于农村、扎根农村，传承传统技艺；他

们紧跟潮流、拥抱时代，开拓线上线下市场；他们执着坚守、积极进取，只为乡村更富裕更美丽。
前不久，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要求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和完善乡村工匠培育机制，挖掘培
养、发展、壮大一批乡村工匠，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培育乡村工匠，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文化繁荣的双赢。但长期以来，人才断层、专业度不够、市场化
程度不高等现实问题，给乡村工匠的生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近日，记者采访了铜梁扎
龙、大足石刻、秀山土家织锦等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倾听他们“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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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春节将至，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新
艺龙灯制品彩扎厂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
的时刻，务工人员也陡然增多。忙碌之
余，负责人周建正酝酿一件大事——将
在年后正式投用扎龙的机械化设备。

抉择背后，隐含无奈。

传承之痛——
手工与机械化的两难抉择

铜梁耍龙灯习俗久远，盛于清代，上
世纪80年代后闻名海内外，近年来频频
在国内外重大节庆活动上“亮相”，被誉
为“中华第一龙”。灵动的龙舞背后，离
不开精湛的扎龙技艺。

“龙牙、龙须、龙头的放料上色一定
要均匀，麒麟尾部和背部的骨架一定要
饱满。”说起扎龙技艺，龙灯彩扎市级非
遗传承人周建饱含热情——历经扎架、
裱糊、彩绘、整理等八个步骤，用上百道
工序人工扎成的铜梁龙，凝聚的是无数
匠人的心血。因此，铜梁扎龙价格往往
要比其他扎龙贵上近一倍。

但铜梁扎龙面临的问题是，人工的
效率远低于机械化生产。最近周建赶制
的一批来自九龙坡区的灯饰订单，工艺
不算复杂，但五六个产品还是动用了 40
人，足足花了一个月才勉强交付。

“而江西龙已采用机械化制作，成本
大大降低，每只卖价 5000元，比我们低
三四千元。再加上我们人手少，厂里固
定用工才12个，单子多了还做不赢。”周
建说。

另一个问题则是，复杂的彩扎工艺
和流程“劝退”了好多年轻人，近两年甚
至无人前来学习，“学徒工资不过 3000
元左右，有美术基础的学出师至少也得
3年。”周建的女儿跟随他学习彩扎近 8
年，由于没有美术基础，一边“补课”一边

学习，现在都还只能干点缝纫的活儿。
周建现在接的单子中，不乏一些外

地的扎龙，因为已无传人，订购者往往带
着图样前来咨询。铜梁龙眼下虽有市
场，但没有传人未来会不会也慢慢“消
失”？毕竟从爷爷辈开始，做扎龙的蒋
家、付家、周家目前仅剩周家。周建不敢
往深了去想。

现实逼得他不得不改变——目前，
周建已完成了扎龙产品的平面设计，年
后开始做模具。这意味着，机械化制作
的铜梁龙很快就能投放市场。

但他并没打算放弃传统手工生产。
“两条腿走路，市场需要哪种我们就做哪
种。传统的还是有人喜欢。”周建说。

创新之忧——
提升专业技能迫在眉睫

大足雕客杨家胜这两年也开始转向
机械化生产，学习数字雕刻。他的初衷
是为了适应市场，助力大足石刻产业提
档升级。

最近，大足石刻文创园里正开足马
力生产。周末仍守在园区的副主任段勇
说，做石刻，工人收入比较可观，每天收
入不低于500元，还包吃住，如今大足雕
客群体已有11万人，散布在全国各地。

“这些年市场变化了，以前的小型工
艺品市场萎缩，现在转向工程类，比如城
市景观、寺庙建筑、乡村浮雕墙等等。”段
勇认为，随着建设水平、审美品位的提
高，当下的石雕产品更需要现代雕塑专
业知识“打底”。

传统的雕客，其技艺都是代代相传，
技术手法和审美都偏于传统，遇到现代
雕塑，往往会面临一些尴尬，要么是理解
不了艺术家天马行空的设计不敢接招，
要么做出来的产品与原设计有偏离。“更
关键的是，没有专业知识，他们自己也没
法搞设计，一个项目里面设计的利润能

占到30—40%呢。”段勇说。
石刻产业，雕客是灵魂。大足近年

来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每年能培养 100
余名学生，28岁的杨家胜就是目前年轻
雕客中的优秀代表。

16岁起就跟父亲学习雕刻技艺的
他看到了父辈的局限：“很多时候搞不懂
那个设计图，又不想丢单子，只能找会做
的来搭伙干。”

为了打破现状，杨家胜格外重视学
习，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也走出大足到其
他省市学习、取经。在山东，他看到了数
字雕刻技术的先进；在河北，他发现了雕
刻产品的多样化；在四川美术学院，他学
习了现代雕塑理论。

不断的学习，让杨家胜逐渐成长。
2020年，他引入数字雕刻设备，将生产
效率提高30%以上，成本降低30%左右，
订单越接越多。

“通过去年夏天在川美 3个月的学
习，我现在已经能自己做设计了，也接了
一些小单子。”杨家胜说，目前他看好庭
院美化市场，准备先开发一套产品，目前
已完成3个产品的设计图。

品牌之困——
亟待用产业化“复活”传统技艺

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
家织锦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弘则走出了一
条完全不同的路，但也遇到了属于她的
难题。

去年在京开幕的“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上，有一套充满民族特色的秀山
土家织锦作品，令王弘感到非常骄傲和
自豪：“这是对秀山土家织锦的高度肯
定，也是宣传我们土家织锦文化的好机
会。”

宣传秀山土家织锦，推广“阳鹊花”
品牌，是王弘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她认
为这也应是秀山土家织锦产业下一阶段

的努力方向。
王弘与秀山土家织锦结缘于 2016

年的夏天。当时做文化产业的她在下乡
拍摄时无意发现了一块织锦，“一眼看到
就觉得很特别，面料平整，但花纹却很立
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产品。”

问了村民才知道，这是当地传统土
家织锦，但基本已经没人会做了。王弘
为此感到十分遗憾，开始到处搜集织锦
产品，将图案整理、绘制，并去湖南拜师
学习土家织锦的技艺。

2019年，在秀山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王弘组建了秀山土家织锦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县妇联组织绣娘培
训，在带动农村妇女就业的同时，也为秀
山土家织锦的传承培养了队伍，目前公
司签约绣娘已有300余人。

带着产业化的思维重新“复活”这门
技艺，王弘极其重视产品创新，培养了 5
名设计师，在保留原技艺、文化不变的基
础上，大胆开拓创新，让秀山土家织锦产
品颜色、图案更精美，产品、风格也越来
越多元化。目前公司销售产品中原创占
比高达95%。

“现在产业基础有了，但同类型的产
品如苗绣之类的特别多，因此要进一步
壮大产业、提高绣娘收入，必须要打造品
牌，讲好我们的织锦故事。”王弘目前根
据当地传统织锦图案打造了“阳鹊花”品
牌，并在今年举办秀山土家织锦文创大
赛，征集创意织锦产品设计的同时借机
大力宣传“阳鹊花”。

就在2022年12月，王弘公司制作的
土家秀妹“数字人”也正式面世，将在秀
山县打造的全国首个土家织锦数字馆
中，带领网友们在高精度复原的4000多
年前的土家族村落，身临其境了解土家
织锦的文化价值、图腾物语、工艺特点。

“我相信，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对传
统技艺进行记录和还原，这门技艺就永
远不会失传。”王弘说。

让乡村工匠雕琢美丽乡村蓝图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酉阳苗绣非遗工坊采取“公司+农户”带动机制，免费为当地留守妇女培训技艺。
重庆日报通讯员 陈碧生 摄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镇大寨村，土家织锦非遗工坊内，绣娘正在加紧生产土家织锦。（资料图片）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大足区铁山镇山寨村，石雕技艺传承人在精心雕刻罗汉。（资料
图片）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非遗，关于一人、一物、一地，往
往在不经意间化作一缕乡愁，触动人
内心深处的柔软。千百年来，非遗与
乡村同命运、共兴衰，结下了不可分
离的缘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背景下，非遗元素无疑将给乡村发展
注入更多潜力，而乡村振兴也将让非
遗传承更富活力。

非遗的命运沉浮

非遗的表现形式和承载方式很
多，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
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技艺、医
药、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
统体育和游艺等， 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时间，见证了非遗的命运沉浮。
10多年前，重庆市奉节县还流传着
一种土火纸制作技艺，这种技艺用山
竹作原料，磨成竹浆后造纸，造出的
纸张粗糙厚实，多用作白事。土火纸
制作技艺世代相传，成为一些村民的
谋生手段。直到近年，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白事烧纸
大幅减少，土火纸的市场需求锐减。
如今，这种传统造纸技艺被勉强保
存下来，但传承和发扬却变得无比
艰难。

一些非遗如土火纸制作技艺，在
时代发展中掉了队，而另一些非遗却
在时代发展中迎头赶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启
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唤醒了不
少已经“沉睡”的非遗，它们重焕生
机，展示出蓬勃的活力。

阳戏，也称面具阳戏或脸壳戏，
是一种集祭祀礼仪与戏剧艺术于一
体的民间戏剧，系武陵山区腹地重庆
市酉阳县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被称为酉阳的文化地
理标志。时代的变迁一度也让阳戏传承艰难，但是伴
随着乡村振兴，当地大力发展文旅融合产业，阳戏作为
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戏曲，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张
名片，为乡村发展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2021年，
阳戏被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同阳戏一样，酉阳摆手舞也搭上了时代的班车。
酉阳摆手舞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人，在明清时期盛
行，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舞姿多模仿跋
山涉水、农事劳动、战斗姿态、雄鹰展翅和日常生活等
动作，舒展大方，表现出土家人粗犷豪放的性格。农村
空心化，一度让酉阳摆手舞的传承举步维艰。随着近
年来乡村发展，衰落的摆手舞也雄风重振，成为当地旅
游的保留曲目。

摆手舞不仅走上了舞台，还走进了校园，来到孩子
们的身边。酉阳县可大乡新溪小学结合地域文化优
势，探寻摆手舞文化传承的教育方法，以本土教材《土
家摆手舞》为蓝本，将创编的两套广场摆手舞和一套摆
手舞韵律操融入课后服务课程中，让学生在传承和弘
扬摆手舞文化的同时，感受劳动人民辛勤耕种和艰苦
奋斗的精神。新溪小学也成为重庆市摆手舞非遗文化
教育传承基地。

除了阳戏、摆手舞，在一度深度贫困的武陵山区和
秦巴山区，西兰卡普、南溪号子、木叶吹奏、巫山民歌、
铁棍舞、锣鼓、漆艺以及各种美食等非遗，都成为吸引
游客、推动旅游发展、帮助群众增收的法宝。它们同青
山绿水、名胜古迹一样，成为一个地方的符号。

多措并举，呵护非遗

尽管越来越多的非遗已能独立传承发展，但仍
有一些还在沉睡或日渐式微的非遗，有待唤醒、呵
护。文化振兴，不是一句空话，非遗作为优秀传统历
史文化，仍有很大挖掘、开拓空间；加大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力度，也不是一句空话，面对一些正在消失
的非遗，亟需具体的制度、举措、投入等来保障其延
续传承。

当前，各地相继出台了非遗条例，这给非遗保护以
及非遗文化传人的培养、扶持提供了法规依据。但目
前条例内容普遍弹性较大，对非遗项目的投入以及非
遗传人的培养、扶持缺乏刚性约束，导致一些举措落实
不到位。一些非遗传人不但难以找到接班人，自己参
加交流、展示等活动的机会也很少；相关部门在资金、
人手等方面较为缺乏，时常感到有心无力。为此，中央
和地方既要压实相关部门的责任，也要赋予他们相应
的资源和权利，尤其是对一些重点非遗项目，要加大投
入，重点保护。

文旅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让非遗焕
发生机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
的探索。下一步，要充分释放非遗在文旅融合中的作
用，既要注重就单个非遗项目量身定做文旅融合产
品，也要注重对全部非遗项目全盘考量、系统包装、整
体推出，充分发挥非遗的集聚效应，打造消费新品牌、
新场景。

文化数字化，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当
前，各地应借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抓住机遇，尽快
推动适合的非遗项目数字化，一方面防范因传承断代
造成技艺流失，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力量，加大传播、
传承力度。 据《半月谈》

重庆黔江西兰卡普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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